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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有有||所所||感感

补上的那一笔
周雅琪（福建厦门）

“啪——”热闹的饭店里，蛋糕突然应声
倒地，奶油糊了一地，像团融化的云。

十九岁的女孩僵立着，脸颊比蜡烛的
火苗还要红。正当她不知所措时，经过的
店长却从容地俯身，将未沾尘的部分轻轻
托起，又添上鲜亮的水果，仿佛在完成一
件艺术作品。她温暖真挚的祝福，为一场
险些被毁的庆典覆上了温柔的光。这画
面，让我心底某处被轻轻触了一下，蓦然
想起了美术课张老师，和那个蝉声如沸的
午后。

那时我高二，是个极安静的女孩，平日
里像一泓沉默的潭水，唯有在宣纸上，才肯
泼洒出内心的万千沟壑。一次美术课，张
老师让我们花一个月时间观察自然并进行
临摹，再交一幅水墨画。我选了富春山的
一角，用了整整两周的课余时间，才让墨色
的山峦在笔下次第苏醒，渐渐有了呼吸与
骨骼。

那是交作业的最后期限。课上，空气里
混着墨汁的醇香，眼看花了无数心血的作品
即将完成，坐在角落的我顾不上早已酸麻的

手腕，细细勾勒着最后几缕江岸的烟霞。只
差几笔，那片空灵的江面就要活起来了。

就在这时，隔壁的男生迫不及待地离开
座位上交作品，带翻了我桌角的砚台。

刹那间，漆黑的墨汁像一匹挣脱束缚的
野马，猛地铺泻开来，不偏不倚，吞噬了画面
上那片最精妙的江面。

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听不到任
何声音。世界静了一秒，随即是男生惊慌
失措的道歉声。我没有哭，也没有说话，
只是死死盯着那片狼藉的、正在湮没一切
的黑色。那黑色不仅污了我的画，更像要
吞没我这个人。我的肩膀开始微微发抖，
薄得像秋风里最后一片叶子。周围所有
人的目光都黏在我身上，那是一种能灼伤
人的怜悯。

就在这时，一直默默站在我们身后的张
老师，不紧不慢地踱了过来。他是名快退休
的老头儿，总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
他俯身看了看那张“废墟”，只轻轻“唔”了一
声。随即，拿起我的笔，在旁边的色碟里略
一调弄，便蘸了一种更深、更酽的墨，毫不犹

豫地落在那片狼藉之上。
四周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他的笔在那片墨渍上走走停停，时而

皴擦，时而点染。他没有试图掩盖那片黑
色，而是顺从泼洒的形状，将它化为了画的
一部分。不过寥寥数笔，一座墨色浑厚的
远山竟拔地而起，恰恰补在了原先空灵的
江面之上。

张老师画完，放下笔，用他惯常的、慢悠
悠的语调说：“挺好。原先这里，太空了，正
缺一座压得住的山。”

那一刻，紧绷的空气仿佛冰裂开，泄下
一道金灿灿的阳光。我怔怔地看着画，又看
看张老师，眼圈先是红了，随即，嘴角却慢慢
地勾起一个极浅的弧度。那不仅是得救的
感激，更像是一种了悟——原来遗憾可以变
成馈赠，意外可以成就完整。

张老师补上的，不只是一座山，他教会
了当时那个不知所措的女孩：生命中最有价
值的修复，并非将失误当作耻辱竭力抹去，
而是用足够的智慧与胸襟，将它接纳为底
色，在其上，另起一座峥嵘的山川。

真|情|留|露

一碗有情怀的面
姜奕婷（宁夏银川）

“晚上咱俩出去吃面吧。”老公从书页里
抬起头，忽然说。

我有些讶异，从屏幕上移开视线望向
他：这人素来爱宅家，拉他出门散步总要费
好些口舌。“行啊，”我应着，心里盘算起来，

“你想吃啥面？炒面、臊子面，还是贺兰山蘑
菇面？要不在家做点也行，冰箱里还有排骨
和羊肉……”

“就想出去吃，”他放下书，站起身活动
了下肩颈，“顺便走走路。”这倒稀奇了。我
没再多问，穿上外套和他下楼。暮色正一
点点漫上来，窗外的天空渐渐染上粉紫色
的边。

走到小区门口，我以为就是去那家炒面
馆，他却径直走向公交站，“那家面馆离这儿
有一段距离，得坐公交车。”

“啊？”我更疑惑了，“吃个面还要坐公
交？到底是要去哪儿吃？”他神秘地笑笑：

“保密，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102路公交车摇摇晃晃地驶来，载着我

们一路向西。城市在窗外流淌，像一幅缓缓
展开的旧画卷。过了火车站，宁夏大学那片
熟悉的建筑渐渐清晰。“是要去怀远观光夜
市吗？”我猜测着。那里热闹，各色小吃云
集，人群熙熙攘攘。

“不是，”他摇摇头，“去朔方路那边。”下
了车，跟着他走了五六分钟，拐进一个老小
区。临街一排营业房的转角处，果然有间不
起眼的小面馆，招牌上字体朴拙，灯箱有些
旧了，光线却温暖。

推门进去，一股灶房里的香味扑面而

来。店面不大，只摆着六七张桌子，收拾得
倒也干净。有两个吃面的人正和老板闲聊，
一听便是常客。丈夫径直走向柜台：“一碗
肉丝面，一碗炒刀削。”

我找靠窗的座位坐下，目光落在墙面的
菜单上——印着宋体字的简单菜单，主打的
就是肉丝面。看着看着，我的心里莫名泛起
涟漪，总觉得在哪里见过。记忆的闸门被撬
开一道缝，二十多年前在西夏区的日子，忽
然就涌了上来。

那时我们刚工作不久，附近有个开在旧
院子里的面馆，只做肉丝面。它不按大小碗
卖，而是论“两”，最少二两面，大多数人要三
两，食量大的可以加到半斤。店面藏在巷子
深处，很不好找，生意却非常好，来的大都是
熟客。

那位老板说一口地道响亮的北京话。“瘦
肉丝汤面二两——”“五花肉丝炒削面四
两——”他朝厨房喊单时，尾音总是扬起来，
圆润响亮，像是在空中打了个旋，然后稳稳地
落进每个食客的耳中。囊中羞涩的年代，一
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就是最好的慰藉。有时
去晚了，老板会笑着招呼：“您稍等几分钟，面
马上就得！”然后，热情地和我们聊聊天。

后来，我们把家安在了金凤区，单位也
从西夏区搬走。不知从何时起，就再也没去
过那家店了。听说那片老房子拆迁了，面馆
也无处可寻。岁月匆忙，很多记忆都被尘封
起来，连同那碗面的味道。

“面来喽——”老板的吆喝声打断了我
的思绪。

青花大碗放在面前。浅酱色的肉丝，豆
腐干、西红柿、切得极细的小青菜匀称地卧
在汤面里，热气袅袅升起，带着某种混合的、
霸道的香气。

我拿起勺子，先喝了一口汤。滚烫的、
厚重的汤滑过喉咙，鲜味一层层荡开。嗯，
是那个味儿！肉丝滑嫩、面条筋道，每一口
都复刻着记忆深处的味道。我吃惊地抬头，
看向丈夫。

他看着我，眼里有藏不住的笑意：“就知
道你惦记这口。前些天刷到一个美食博主
的视频，拍的就是这个肉丝面。我看着像那
家店，就记下了地址，想着一定要带你来确
认看看。”他顿了顿，轻声说：“这碗面，咱们
吃的是情怀。”

原来他记得我偶尔提起的怀念，记得那
些我们一起走过的年轻岁月。他用这样的
方式，打捞起我们共同的记忆。

我低下头，继续吃着那碗面。热气熏得
眼睛有些潮湿。

这些年，生活忙忙碌碌，我们也从当年
的情侣变成了三口之家，那些细腻的情感被
琐碎的日常磨钝。可就在这一碗热气腾腾
的肉丝面里，我忽然找到了那种久违的感
觉。原来，爱就藏在最平凡的细节里——他
记得你爱吃的口味，穿越半座城市为你寻回
记忆。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走出面馆，
夜风已带了些凉意。他自然地握住我的
手，放进外套口袋里，温暖逐渐弥漫到我的
全身。

苍松与山花
（外一则）

◆ 杨学洪（宁夏灵武）

在一座山上
人们惊叹苍松摇动了白云
争先把自己最美的一瞬间

与它们一起定格下来

我在寻找
山路边默默开放的花朵

它们把自己的身躯矮下来
尽管叶片稀少，花朵不大

还是会在路边
把自己最美的笑脸呈现出来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与它们相遇
凤毛菊、飞廉、小红菊

长柱沙参、岩败酱、飞鸽蓝盆花
失水的身体很沧桑
但是没有错过春天

用自己的色彩点缀着世界
你看不看我

我就在这里芬芳

十月

大雁开始擦洗蓝色的天空
水稻刚迈进十月的门槛

就放下了所有

越来越瘦的秋雨
开始在十月里洗去秋天斑斓的色彩

一只麻雀，黎明出发
田野里抢吃草籽

赶在下场秋雨到来前
我们要摘掉枣树上的火焰
所有的忙碌不是为了救赎
而是为了收获秋天的果实

一天下午，大学同学给我打电话，谈及孩
子的教育便声泪俱下，显得焦虑又无奈。我静
静地听着，自己也很茫然。我们都是这样茫然
无措地为人父母，又自以为是地教育孩子。这
些年过去了，我发现是孩子成就了我、成全了
我，而我只是陪着他。

刚毕业那会，我看见身边的每一个孩子，
都觉得那么美好、那么可爱。等自己有了孩
子，才知道一个个脆弱的小生命，需要经历多
少磕磕碰碰才能站起来、自己走下去。我们总
强调父母的辛劳和无私，但忘了孩子成长的过
程同样不易。每一个孩子从第一声啼哭开始，
就要面对复杂而残酷的世界，只能没有选择地
依赖父母。我们何其有幸遇见了自己的孩子，

遇见完全信任我们、无条件将一切交给我们的
孩子，这难道不是这个世界给我们最仁慈的礼
物吗？

我们总站在自己的位置上俯视孩子，要求
他们尽快完成成长目标，催促孩子，拉着拽着，
让孩子走我们设计好的路线。我们总认为是
为了孩子好，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这个世界
上有那么多不一样的人，有那么多的可能性，
很多事情都是不确定的。我们怎能确定我们
给孩子设计好的路线，就是孩子想走的路线？

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我们会惶
惶不安地发现，其实能掌控的就是自己应该承
担的责任。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讲得非
常透彻，“橐驼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

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
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
勿虑，去不复顾。”我们把自己该做的做好，尽
到“树”人者的本分，“勿动勿虑”，静待开花结
果，而不是“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
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往往是过
度的“劳累”，换来了对孩子过度的伤害。终有
一天，我们要目送孩子离开，目送他们远去的
背影。让孩子早一点走自己的路，也许这才是
真正为他们好。

虽说要让草成为草、让花成为花、让树成
为树，但又有几人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孩
子的平凡甚至平庸？我们需要强大的心力，
无条件地面对、接受，拥抱孩子们。因为，来

自父母无条件的爱，才是抵御凉薄世界最温
暖的铠甲。

回首有限的人生，我们也是如此普通，过
着如此平常的日子。为什么不允许孩子活成
自己喜欢的样子呢？既然我们唯一可以确定
的就是这个世界是无常的，那么允许孩子走自
己的路来应对无常的人生，也没什么不妥。

今夜，窗外寒风凛冽，室内温度也很
低。我蜷缩在被子里面，写下这段文字。小
书房里，我的孩子安静地写作业，等下也会
玩耍，也会折腾手机，不出意外，我也会让他
早点休息。总之，此刻我们能和孩子互相陪
伴、互相温暖，这已经是上天的眷顾了，我们
不能太贪心。

随|笔|杂|谈

月洗尘心
黎月香（江西武宁）

秋夜，我正读着一本艰涩的书，灯
光“啪”地一声灭了，世界陡然陷入一
片陌生的寂静。初时是一阵烦躁，那
杯茶才沏到一半，书也正读到关键
处。我摸索着找到窗边，只见对面楼
宇同样隐入黑暗，原是片区停电。

回到桌前，眼睛已渐渐适应了昏
暗。这才发现满室清辉，原是窗外的
月光不知何时已悄然潜入。它不像往
日里那般羞怯，而是从容不迫地漫溢
着，为书架铺上银霜，给藤椅描出淡
影。我索性推开窗，让完整的秋色涌
进来。

月光是有质感的。它流淌过肌肤
时带着溪水般的沁凉，却又比溪水更
温柔。日间积攒的燥热，无论是会议
上的争执还是屏幕前的眩晕，竟都在
这清辉的抚触下渐渐沉淀。我伸出双
手，看月光在指缝间游走，恰似正在进
行一场无声的沐浴。

远处传来零星的虫鸣，平日里被
空调声掩盖，此刻却清晰得像在耳畔
低语。风走过树梢的声音也变得具
体，那是叶片在月光下摩擦的沙沙响
动。最奇妙的是心跳声，它不知何时
放缓了节奏，连肩颈处僵硬的酸痛，也
不知何时悄然松绑，与秋夜的呼吸渐
渐合拍。原来寂静不是无声，而是褪
去喧嚣后，生命本真的声音。

思绪恍若在水中缓缓舒展的茶
叶。白天那些纠缠我的念头，比如未
完成的工作和捋不清的人情，渐渐松
开了紧握的手，在月光中轻轻悬浮。
它们依然存在，却不再沉重。白日里
紧绷的表情化作了柔和的轮廓，尘世
喧嚣沉淀为遥远的背景音。那些针尖
般刺人的烦恼，也在月光中慢慢晕染，
变得如同棉絮般柔软。

待月华将表面的尘埃一一拂去，心
底的纹路便清晰可见。年华流逝的涟
漪在荡漾，未竟梦想的星火在闪烁，这
些平日里深藏的情绪，都坦然映照在月
光里，无所遁形。但是，月光并不审视，
它宛若知己的目光，静静地照见全部的
你，然后轻声说：“这也没什么”。

月光浣洗的并非尘世的污垢，而
是我们看待世界时那面蒙尘的镜子，
它让我们有机会在暗处与自己坦诚相
见。手边的茶早已凉透，书页上的字
迹也模糊不清，我心里却比任何时候
都要清明。

不知过了多久，对面的楼宇次第
亮起灯火。我却没有立即开灯，而是
静静看着月光优雅地退场。它先是淡
去家具上的银边，然后收回窗棂上的
轻纱，最后只在天边留下一抹温柔的
注视。

重新沏了杯茶，电来了，世界重回
喧嚣。那喧嚣依旧，却仿佛隔了一层透
明的薄膜，再也侵扰不了心底那片被月
光浣洗过的清明。我知道，有些东西已
经不同。往后的每个夜晚，即便灯火通
明，心里总会为月光留一扇窗。

诗|语|小|札

生|活|广|记

最好的陪伴最好的陪伴
李瑞宏（宁夏银川）


